
“春江水暖鸭先知”，稻田因春雨的滋
润变得泥松水暖，觅食的鸭子撒欢拍翅，蛰
伏静寂的泥土终于热闹起来，绿意盎然的
春天铺满山岗。冬眠的青蛙感受到泥土的
温暖，悄悄探出瘪嘴的脑袋，两只鼓眼睛骨
碌碌的窥视洞穴外的动静。

广袤无垠的田野开始忙活了，刚迎来
一群漫步悠闲的鸭子，又接着接待蛙鼓声
声的乐队。憨厚的老牛也奔赴这场闹市，
农人的牛鞭唱响一犁哗啦啦的泥土，牛蹄
踩出的水花涂鸦成一幅春耕水墨图。现在
科技发展的社会，这些美丽的画面确实很
少见，但它永久地印在我们心里成为一个
时代的留念。

田野里生气盎然，坡地上的麦子也不
甘示弱，积蓄一冬的力量随着蛙鸣迸发，昂
起头挺直腰，向明媚的阳光献出她的麦
魅。麦秆在蛙声中拔节，扁窄的麦叶攀比
着一片比一片高，有风吹来，麦浪绿里泛白
一浪盖着一浪向地边铺展。鼓胀的麦胎孕
育着多少农人的梦，他们望眼欲穿，盼着一

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或是一锅白花花的馒
头。阳光来浇，雨露来洒，纤细的麦秆托举
着梦，青莜的麦穗破胎而出，期盼的双眼开
始明亮。那一刁刁麦穗慢慢弯腰，低头，向
滋养的大地叩拜，回谢她的无私，回谢她的
奉献。

蛙声十里，活荡的泥田像镜面一样能
映出影子，蓝蓝的天，浮动的云，天上游水
里看。农人背上驮着箩筐，逼出芽的谷子
露出针尖一样的白芽，在一双双厚实的手
掌里播撒，不厚不堆，稀密均匀。逼芽的谷
子经过一天一夜的扎根稳芽，白芽慢慢变
绿，这时就可以灌水保苗了。有水的秧田
蛙声更浓，它们像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样向
秧田靠拢，固守一方，保护秧苗不被虫害。
秧苗到移栽的时刻也是麦子退出舞台的时
候，农人赫亮的镰刀舞出一道道金黄黄的
光芒。

农民为更好地利用土地，把有水源条
件的麦田灌溉犁成稻田，插上育好的秧苗，在
他们勤劳的双手中又是一季稻谷香。

如今是科技时代，机器耕种代替了牛
耕，收割机替代了镰刀。牛耕手割的年代
不复返，但田野的蛙声依旧，麦香依然。

■李天珍（嘉鱼）蛙鸣声里麦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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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绪成（咸安）

母亲节临近，我那些对母亲的思念徘徊
在时光的隧道里，不肯离去；我那些对母亲的
深情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无法忘却……母
亲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几个春秋，但是我常常
还是想念慈祥善良的母亲。

回忆十多年前，趁五一休假，来街上看展
销，走到一家花店门前，一个女孩递过一张宣
传单，是预定母亲节康乃馨的广告。送花给
母亲，确实是一件高雅浪漫的事。可对于我
在乡下的母亲来说，她老人家并不知道一年
中有这么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更不知道
母亲节那天儿女应送她康乃馨。这个普通的
农家妇女，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为家庭操劳，一
心一意想让儿女过上好日子。

母亲就像一个家，一个温暖的港湾，在那
里儿女感到了深深的爱意。母亲任劳任怨，
她的一生就是为丈夫、为儿女而活，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她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太多世
事变迁。母亲几岁时丧父，十几岁被人抱去
当“童养媳”。年幼时，同龄人在读书，她却在
放牛砍柴。二十多岁时，她嫁给了家庭一贫
如洗的父亲。在动荡年代，母亲挖野菜、吃树
皮，甚至靠观音土充饥，把少得可怜的口粮留
给儿女，自己忍着饥饿忙碌。为了这个家，母
亲用柔弱的双肩和父亲一起撑起了这个贫穷
的家。后来，父亲有几年去武昌飞机场做工，
顾不上了家，母亲便成了家里唯一的主要劳
力。那时在生产队里，母亲和所有男劳力一
样，干着繁重的农活，回到家还要起早贪黑操
持家务。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腰椎
病复发，卧床几年，不能做事。母亲独自一人
耕种五亩多责任田，播种、施肥、锄草、喷雾农
药、收割打晒，常常放下铁犁拿锄头，丢了铁
耙拉拖车。母亲为这个家没日没夜地做，凭
着一双勤劳灵巧的手，养育我们兄弟妹四人，
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和心血，让我们健康成长。

母亲是儿女心中的太阳，灿烂温暖，儿
女则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人。从生命的孕
育开始，母亲就忍受着各种不适，怀胎十月，
每一次都要忍受疼痛的同时还要做繁琐的
家务，从不说一句累，不喊一声苦。在母亲
精心呵护下，我们兄弟妹由嗷嗷待哺的幼雏
长成快乐的小鸟，一 一飞出母亲的掌心，分
散在天南海北。我工作后，住在单位房，我
曾劝说父母与我们一起居住，哥哥嫂子在咸
宁做生意，买有新房，也劝到街上住，但母亲
固执地拒绝了。我心里清楚，母亲闻惯了泥
土的气息，走惯了田垄阡陌，脚印早已植入
丰腴的土地。母亲最大的期盼和幸福，就是
假日里她放飞的“鸽子”回家。她会早早做
上一大桌饭菜等着我们，每次临走还不忘把
早已准备好的煎饼和亲手种植的蔬菜塞满我
们的行囊。

每年的母亲节，无论有多忙，我都要推掉
一切事务，买点蔬菜水果，赶回家与母亲一起
过节。有时候，我很想用城市人的浪漫，买一
束康乃馨映衬母亲布满皱纹的笑脸。但是我
没有，也不曾告诉她老人家康乃馨是母亲
花。母亲也很喜欢花，但她喜欢的是那些豆
角花、黄瓜花、油菜花等等，这些花能结果，能
食用。每年的母亲节及其他的节日，我们只
是给母亲一些零用钱，希望她买些吃的穿
的。可母亲舍不得花，她连自己挣的钱也积
攒起来。前几年得知大哥得了肺癌，需要大
笔钱治疗，母亲一下子捧出自己养老的二万
元钱，我那辛劳一生的母亲啊，她自己一辈子
也没乱花一分钱，自己病了舍不得打针吃药，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母爱是一种最无私的感
情，如甘霖洒落心田，悄无声息，润物无声，却
深情依依！

父亲比母亲早去世七年，母亲独自一人
生活在老家，守候怀想，守候思念，神色沧桑
而黯然。每当想到她佝偻着腰蹒跚的身影，
我就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忧伤。她虽然走
了，她的慈爱品质，善良的风格是我此生最珍
贵的教科书。

又是一年母亲节，母亲虽然不识康乃馨
为何物，但母亲却永远是我心中那支最美的
康乃馨……

身为土生土长的通山人，我对包坨是有
感情的。

作为一样吃食，包坨的做法较为繁复，
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家有贵客才能吃到。
人世蹉跎，行过山头岭尾，吃遍四乡八邻，尝
过的包坨可谓多矣，但若要问我，哪家的包
坨最好，我还是觉得，自家母亲的手艺最得
我心。

母亲是个细致人，过日子亦是讲究认
真，每次张罗着做包坨都好像操办一场隆重
的喜事。早前两天，家人就在一起叨叨着要
做包坨了，母亲很和蔼地问，你们都想吃啥
味儿，啥馅儿的啊，我们的小嘴就变得比山
雀子还要聒噪，粘着母亲叽叽喳喳，我说想
吃笋子馅儿的，妹妹说想吃萝卜馅儿的。母
亲乐呵呵地说，好啦好啦，咱这次吃萝卜馅
的，下回就吃笋子馅的！一番嬉笑哄闹就把
做包坨的大事定下来了。

母亲盛了时下才磨出来的新红薯粉，用
刚烧开的沸水调了，趁热揉成粉团，这样捏
成的包坨皮儿，筋道，耐嚼，不易破皮开裂。
至于包坨馅儿更是毫不含糊，必是肥瘦相当
手感软弹的精五花肉，炸得金黄酥软的豆腐
泡子，配上当季的青头清水大萝卜，醇厚鲜香
的干虾米，菜园里新掐的油绿小葱，这一众食
材都细细剁成馅末儿，拌上酱油鸡精姜末等
作料，舀上一勺，油汪汪肉蔼蔼的，香着呢。

但凡琢磨过如何做包坨的人都知道，就
算馅料准备得再周全，没有双手练就的巧功
夫，这皮和馅的组合就难得服帖，在这点上，
母亲可谓已深谙其道。母亲的包坨不仅馅

料讲究，造型也是一个个光溜浑圆，皮虽极
薄，但从不见炸开开裂，无论煎炒炖煮，都能
锁住香味不跑不散，咬一口，掺杂了肉香虾香
葱香的鲜香味，于舌上辗转弥漫，直抵肺腑。
一碗包坨，在桌上热气袅袅，足以令一个寒瘦
之家蓬荜生辉，寻常日子里这样精致的吃食，
能让人体味出埋伏于生活的那么一点百转千
回的意思来，人世的安稳，尽在其中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吃着母亲的包坨，从孩
提到少女，岁月更迭，母亲的包坨永远是那
样周正筋道，鲜香馥郁，直到我离家单过，因
为嫌做起来实在麻烦，更倚仗着有母亲的一
双手劳碌操持，自始至终我都没习得这门手
艺。母亲知道我爱吃这口，逢年过节总少不
了这道大餐，素日里还总是不厌其烦一次次
将做好的包坨往我们送。没煮熟的包坨像
刚收摘的果子，脆生生的，最经不住往来颠
簸，母亲细心地将包坨用保鲜膜包好，一个
挨一个整整齐齐码在鞋盒子里，这样不管怎
样路途遥远来回折腾都完好无损了。

我依然心安理得地吃着母亲的包坨，并
没有觉出这鞋盒子里特别的份量。有一回
母亲突然问我，可有空置的盒子没有，母亲
说，家里一年年攒下来的盒子都快用完了。
我心想，要鞋盒子，这还不容易么，回到家
来，我翻箱倒柜一气收了二十多个，扎好提
了过去。刚进门，母亲见我手中长长一溜儿
的两大扎盒子，微微一怔，这得做多少包坨啊，
可立马又说，好啦，这下再不愁没地方装了！

母亲微微的一声叹息，让我突然有一丝
愧意袭上心头，多少年了，我吃着母亲做的

包坨，却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否也给母亲奉
上一份称心的欢喜，就算我手脚呆笨，不能
给母亲以口欲之福，至少我不该再让母亲为
我奔忙操劳了啊。我不是不知道，虽说如今
日子丰裕，就算顿顿都吃包坨，也不会被人
数落不会持家，可是包坨繁复的工序一道都
不见少啊，包坨虽算不上奇味珍馐，但母亲
于厨间如何辗转，磨蚀了多少心力，耗费了多
少精神，如果不是对儿女们难以割舍的牵挂，
又是什么支撑着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
一生的光阴满腔的爱全盘付予，这一生，母亲
赐予我的幸福感怕是无法清算偿还了。

这两年来，母亲用来盛包坨的鞋盒子依
然一次次送进我家，只是我渐渐发现，鞋盒子
里貌似齐整的包坨，若是仔细拿起来一个个打
量，却是多有破损残缺，它们不再是光溜滚圆
的伶俐模样，而是一付皱巴疙瘩的落拓相，落
水一煮，则皮馅四散分离，难道是鞋盒子不顶
用了，抑或是往来的路途更遥迢，都不是
的！唯一的解释便是，母亲老了！

我悲从中来，岁月一日紧似一日的流
淌，淌着淌着，母亲就老了，我却还当母亲是
事事精微的巧妇，母亲确实老了，老在操劳
一生的琐碎里，手抖了，眼也花了，老去的母
亲不复有过去的麻利精细，母亲的手艺亦不
复从前，可是她依然强撑着，像一把残缺的
破伞，漏风漏雨漏日月了，却还竭力给儿女
们最后的荫庇。

明天，装着包坨的鞋盒子又会不期而
至，做一个永远吃着母亲的包坨的老小孩，
我幸福得泪流满面。

母亲的包坨 ■黄晓娟（通山）

我喜欢养花，但总是养不好。所以，也
就只养一些不甚名贵，普通易活的绿色植
物。绿萝、文竹、吊兰，都是我喜欢的，不
只是为了好养，而是因了那份与生俱来的
清姿雅致。尤其是这铜钱草，极其普通，
因为它有个讨喜的名称，更有一种清逸淡
泊之态。

又一年春到，快被遗忘的铜钱草竟奇
迹般地冒出嫩芽，展现出生命的活力。一
抹新绿立在窗台，颤颤巍巍，透出生命的气
息。旁逸斜出的几杆茎，清清翠翠的，莹润
而不浅薄，桀骜而不孤寂，盈露欲滴，纤尘
不染，看着舒服、清爽，感觉像一幅最有意
境的素笺小画。

眼前的铜钱草，并不拥挤，株与株之间
缝隙很大，看它们的根部，有很多的绿点，
这些应该都是将要崛起的铜钱草的萌芽。
我知道，要不了多少时间，将会蓬勃成满满
一盆的铜钱草。而现有的七八株铜钱草，

呈现的都是安静，一任世上风云如何变幻，
它们都是心无旁骛。我也知道，铜钱草天
天可以重复这种安静的样子，人与铜钱草
不可比，不可能天天安静，也不能修为一株
安静的铜钱草。

风从窗户里吹来，这些铜钱草纤弱的
身子就微微地颤动着，像极了一群窈窕女
子的舞蹈，而这样的颤动，传递着一种惹人
怜的美感，拨弄着内心的琴弦，令人有一种
说不出的快感。但风过后，它们又是集体
的安静，仿若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似乎都
与它们无关。

现在，铜钱草在盆里已经长密了，高高
低低，错落有致。我不敢相信它变得如此
的蓬勃，而事实确实是，这不容否定。透过
蓬勃，我发现了铜钱草天大的秘密，那就是
在安静的背后，暗藏着并且孕育着其强大
的生命动力。

养花的意趣还在于，不经意间，发现一

片小小的叶子端然而出，那份生命的蓬勃
向上，充满朝气的灵秀葱茏，不知不觉，也
会传染给你，低眉转眸间细细端详，就会洋
溢出一种小清欢，收拢在眉尖。

吾室有花初长成，虽是小家碧玉，却浑
然天成，质朴无华，娉娉婷婷，不蔓不枝，珠
盈玉润，只是几株孑立的翠盖，也能渲墨写
意，洇润出一片茵绿的清凉小天地，别具一
番水墨风情。

初夏向晚，帘风送清影，流云弄星月，
一抹绿意，湿成一片月光，托举出一份诗意
禅境，恰似一方清幽自然、微泛涟漪的荷
塘，随舒缓的清音，在心湖里流淌，徜徉在
这盈盈碧池里，犹如做了一次惬意的旅行
和放逐心扉的游弋。

在流水的光阴里，观景宜人，灵气养
心，对生活无需太多的奢求，只这简单而质
朴的绿，也能点缀成生活里安静的小情致，
而自得一份清喜。

■焦傲（温泉）最爱眉尖小清欢

心中的康乃馨


